
彝族姑娘的刺绣技术代代相传。

春节是云南各民族共同的节日
文汇报：对于云南的少数民族而

言，春节也是他们的传统节日吗？
张跃（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

学院教授、“中国节日文化云南大学
研究基地”主任）：传统节日必须满足

有固定时间、有固定节期、有专门的

欢庆场所、 有固定的主持者和参与

者、有完整的内容、有沿袭的传统等

条件。春节在云南各地有着不同的称

谓，“过年”“新年”“过老年”“崭新的

年份”“过了一年又上去一年”等。 虽

然在过节时间、节期、内容等方面，各
民族自有特色，但基本满足传统节日

的必备条件。从现有的文献资料和口

述史上看，有些少数民族从元代就开

始过春节。“祖祖辈辈过春节”成为他

们共同的心声。
今天，在云南 6000 人以上的 25

个世居少数民族中，基本上都将春节

纳入了本民族文化事项中，成为展现

文化生活的一个重要符号， 春节遍及云

南各地的基本格局已经形成， 它已成为

云南各民族广泛认同的传统节日。
文汇报： 云南的春节习俗有什么特

征？
张跃： 云南是一个多民族的边疆省

份，汉族文化被少数民族吸收，少数民族

文化对汉族文化也产生了影响。 各民族

在春节文化的适应过程中， 在语言、服

饰 、食物 、信仰 、表演等方面 ，既吸纳了

“异文化”有益的因子，又未放弃本民族

的传统，甚至有所创新。 在云南，民族文

化的多元性孕育出了诸多庆贺 新 春 的

“趣风异俗”，“云南民族过年十八味”或

许能从一个侧面反映各民族春节习俗的

概貌。 它有以下几个特征：传入性节日，

不同时期随入滇民众所带来， 成为各民

族的历史记忆与传承；共享性节日，现已

成为了包括各少数民族共同参与的欢庆

活动；包容性节日，正因为参与群体的多

样性， 不同民族的文化在春节中均得到

了充分展示， 决定了它的丰富性与和谐

性；变迁性节日，社会的发展、文明的进

步、文化的交流，对云南和居住于此的各

民族产生了巨大影响， 春节习俗也不例

外。与过去相比，从组织结构到活动内容

再到节庆形式均发生了较大变化， 节日

也就具有了变迁性特征。
文汇报：在您看来，这些特征背后又

有哪些意义？
张跃： 这体现了春节的地域与民族

特色，丰富了中国春节的形式与内容，增

进了民族内部凝聚力和民族间亲近感，促

进了各民族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可以说，春
节已成为云南少数民族的新文化符号。

春节这一符号和少数民族所处的文化

场域共同构成了节日文化的空间。 通过拓

宽春节在社会文化中的“共享性”作用，促

进文化多元发展， 进一步突出文化中国的

“表情”，成为全民对中华文化认同、中华民

族认同的重要标志。另一方面，春节由于有

了中华各民族的共同参与， 不同文化以多

样化的方式介入其中， 才使得这个节日得

到认同并呈现出丰富多彩的魅力而得以世

代沿袭。
文汇报：现在，政府也开始越来越多地

参与到节庆中，云南的很多地区提出“政府

主导、民间辅助、民众参与”的节庆模式。在

您看来， 政府在春节这样的传统节日

庆典中，应该扮演何种角色？
张跃： 云南的少数民族文化丰富

多彩，但受经济扶持能力所限，多样性

亟待保护，此时，政府出面对节庆进行

宣传和打造，提高了节庆的知名度。
但在有的地区， 可能出现了一些

负面影响。 比如，为了扩大影响，盲目

讲排场， 甚至直接为节庆 “制定”“筹
划”方案，到最后，开幕式上，领导、企

业负责人成了主角， 承载着传统文化

的老百姓成了看客， 或者是如同木偶

般仓促上台。其实，有些民俗活动未必

要搞得那么大， 让老百姓原汁原味的

欢庆才是最好的。
我觉得，春节庆祝活动中，政府最

合理的角色应该还是 “引导者”“辅助

者”，尽量“还节于民”“与民同乐”，领

导不必站在主席台上， 和老百姓手牵

手地跳舞就好。

天下

节日文化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
从年初四晚上开始，连续三天，一场

场精彩的民族文化展演在水瓜 冲 村 文

化广场展开。 “祭龙要跳龙，不跳荞不

好”。 其最主要的表现形式便是 《祭龙

调 》，俗称跳 “依嗦喂 ”，全体围成圆圈 ，
拍掌为奏 ，由歌手唱一句 ，众人助唱一

句。 《祭龙调》追求热烈，讲求奔放。 一不

限人数，全村老小，上到七旬老翁、八十

老妪，下到七岁娃娃、八岁牧童，只要有

兴趣，皆可参加；二不讲穿戴，可披蓑衣

拟拜风 ，可扛锄头示铲地 ，可握镰刀喻

收割。 只要众人兴致高，可歌舞通宵。
花腰彝也有拜年的习惯。不过，与传

统理解的拜年相比，人数更多，程序也复

杂。年初五和年初六的白天，舞狮队和曲

调队轮番挨家挨户拜年。
舞狮队拜到的人家，要摆糖果，敬糖

茶，递好烟，盛情招待。 拜时无论贫富，皆
要燃放火炮。少则一串，多则不限，舞时长

短，视其火炮燃放时间。拜完临走，要送糍

粑，以示美满，富有者加送大鱼大肉。接礼

者要回敬几句祝福词：“今日赐糍粑，明年

龙子大”“四处逢源，财路通天”等等。
而曲调队由普建有带头，锣鼓声中，

他在村民家门外以 “人字排花， 黑漆墨

墨，两边狮子滚绣球”为开头，引出曲调

队内关于“那是谁家的门”的对话，在说

出七八个“不干净”的家庭以后，会提到

主人家的名字，尽数屋内主人的美德。主
人开门递礼，曲调队送上祝福。

在水瓜冲村， 永恒不变的是花腰彝

的好客。 当炊烟升起，每经过一个门口，
里面的主人家都会笑着招呼：“坐嘛，坐

嘛，吃饭嘛……”
随着时光的飞驰， 花腰彝的春节习

俗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
首先是形式的简化。 随着社会的向

前发展，在保留传统习俗框架的同时，对
一些程序进行适合当代生活的简化。 比

如，吃年夜饭不再强求“松针桌”，直接使

用圆桌，将更多的时间留在亲情沟通中；
很多家庭偷水时不再临时制作早已远离

日常生活的火把， 取而代之的是更为方

便的手电筒。
内容上也不断丰富。 文艺表演不仅

仅是民族歌舞，现代舞、通俗歌曲，甚至

是广场舞，都出现在春节庆典中。 就像

普云海说的，“春节嘛， 就是图个热闹，

只要村民们接受，怎么热闹怎么来。 ”
更多的细节， 则向外界透露出花腰

彝理念的更新和进步。
过去 ，年初一的白天 ，村 民 们 总 会

走进山林 ，进行一场场捕雀比赛 ，他们

认为吃粮食的山雀是害 ， 多捕 一 只 山

雀， 新的一年里就会多收获一袋粮食。
如今 ，随着生态保护意识的提高 ，不仅

新年捕雀比赛消失了，村民们还会自觉

保护这些山雀 ，为饥饿的 、受伤的鸟儿

提供精心的照料。
花腰彝的女性，正逐步从“干不完”

的家务活中走出来， 她们依靠自己的努

力，逐步提高自己在家中的地位。女子舞

龙队的兴起便是一个很好的范例。
1992 年之前，舞龙还是花腰彝男性

的专利。那一年，大坡龙村破天荒地成立

了女子舞龙队。最开始，队伍选人近乎强

制， 村里的女孩愿意舞龙的还是太少。
“我是第二批队员，当时辍学在家，家务

一肩挑，就觉得姐姐们舞龙特别漂亮，还
能去红河、昆明，我也想像她们一样。 好

在，父母也支持我，‘不做家务也行’。”35
岁的白凤英说， 对于一辈子几乎都没机

会走出深山去石屏县城的姑娘来说，当

年加入女子舞龙队几乎是唯一“见世面”
的机会。

当时， 女子舞龙队员底子薄， 力量

差， 训练需要巨大的付出。 1999 年 12
月，以未满 16 岁的白凤英为龙头，大坡

龙女子舞龙队在北京举行的国家级舞龙

比赛中获得金牌，一回到家，几乎所有亲

戚朋友都来向白凤英父母道贺。就这样，
加入女子舞龙队在村里村外都成为有面

子的事情，县城也专门建立女子舞龙队，
花腰姑娘与龙共舞已成为当地春节文艺

表演中固定的“保留节目”。
和大部分非遗文化一样， 花腰文化

也面临着传承困境。在普江、白凤英们看

来，最好的传承方式就是坚持。
“镇上的彝文传承班，我说什么也要

坚持办下去，只有办下去，才有传承的可

能。 ”普江说。
白 凤 英 则 说 ： “现 在 年 纪 上 来 了 ，

舞得也少了 ，但每个春节 ，我都会坚持

把龙舞起来 ，让女孩子看着我们 。 那种

与 生 俱 来 的 对 民 族 传 统 文 化 的 爱 ，永

远存在 。 ”

在云南石屏县哨冲镇一带
的滇南深山中 ， 彝族尼苏支
系长居于此 。 这里的姑娘心
灵手巧 ， 亲手绣出火红的盛
装彩服 ， 全身上下都布满各
种各样的花纹图案 。 由于其
所穿服饰光彩照人 、 绣花腰
带更是鲜艳夺目 ， 人们亲切
地将他们称为 “花腰彝”。

花腰彝百姓都把自己看
作 龙 （在 当 地 也 被 称 为 竜 ）
的传人 ， 对龙的崇拜体现在
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 ： 着装
上 ， 男 女 上 衣 领 口 处 订 上
“雕龙银扣 ”， 男孩子佩戴龙
头 银 项 圈 ； 唱 花 腰 歌 舞 时 ，
伴奏乐器是龙头四弦 ； 每当
节日庆典 ； 民间都有舞龙的
传统； 一些地名， 也以 “龙”
命名 ， 比如坡龙 、 龙武 、 龙
黑、 龙车等。

每逢农历新年 ， 花腰彝
都和龙有一个约会 。 他们虔
诚 地 迎 龙 ， 祈 求 好 运 “ 眷
顾”， 让村子在新的一年里风
调 雨 顺 ， 五 谷 丰 登 。 日 前 ，
记者来到哨冲镇 ， “非一般
的热闹”， 是春节里花腰彝村
寨带给记者最直观的感受。

偷水：感谢妻子一年辛劳

沿 着 哨 冲 镇 一 路 向 西 ， 便 是 水 瓜

冲村 。
从村口一眼望去，在朝阳、开阔的斜

坡上，到处是彝族地区特有的土掌房。其
墙壁和屋顶用土夯筑而成， 整个村寨就

像级级升高的台阶， 各家的屋顶家家相

连，上一家房顶即可跑遍全寨。
年三十的白天，62 岁的普建有和妻

子忙着大扫除，厅堂、院落，就连房顶，都
要用长竹制成的扫把清理干净。厅堂中的

桌子被搬走，取而代之的是地上一层厚厚

的“松针桌”，铺成圆形，象征合家团圆，椅
子则被草凳代替。 他们贴春联与汉族不

同，不光在门上贴，在里屋的门柱，在正厅

的中央，都要贴上彝汉双语的春联。
整个下午， 老两口都在为年夜饭忙

活。花腰彝过年不吃饺子，主食有饵块足

矣。 菜品上除了二老顿顿离不开的麻辣

腐乳，和当地人人爱吃的烧豆腐，老人为

子女孙辈们准备的都是荤菜， 家里能拿

出的大鱼大肉都拿出来了。
和“松针桌”一样，盘子也组合成了

一个圆形，正中央放置着“大菜”———水

煮鸡。小辈们端起酒杯，向两位老人送上

真挚的祝福，团圆宴满桌都是爱。
酒足饭饱，喧闹之后，普建有和妻子

回房安然歇息。
大年初一的凌晨， 花炮的味道还未

散去，普建有醒了。 他轻轻地掀开被子，
披上外套，一个人走出门外。 在院子里，
他拿着砍刀， 劈开 8 条差不多等长的劈

柴，捏紧之后，用火机挨条点燃，不一会

儿，一个熊熊燃烧的简易火把就制成了。
儿子和儿媳也 被 院 子 里 的 动 静 弄

醒，两人看了看时间，不到两点，他们知

道， 花腰彝农历新年的第一道迎新祈福

程序———“偷水”即将拉开序幕。 儿子立

马起身，穿上衣服，到院子里和父亲一起

准备；儿媳则翻了个身，继续睡去。 原来，
偷水有禁忌：偷水过程中女人不得出现，
如果撞到了女人，就得把水倒掉，重新再

“偷”一次。
两点半左右，普建有右手举着火把，

左手拎着水桶， 侧身还背着一个装着松

针、炮仗的背篓，儿子手上拿一把点燃的

香，父子俩一起上路。
村民们把偷水的终点叫做龙潭，在

水瓜冲村的南面。 那其实是一个地下暗

河的出口，清水从下涌出，最特别的是，
龙潭水冬暖夏凉，寒冬时节，从龙潭引出

的水渠一路上都冒着气，把手伸进去，一
阵暖流涌上心头。 从 普 建 有 的 家 到 龙

潭，不到 2 公里。 尽管都是泥泞的土路，
还有几个上下坡，普建有还是凭着多年的

记忆走得飞快。到了潭边，早有村民前来，
地上放着的三岔松枝上已经有了村民祈

福用的三根香。
如同城市里烧头香， 偷水也讲究越

早越好。有些精力充沛的，零点的鞭炮一

点着，就冲出了家门，抢着“偷头水”。
根据进香的习俗， 普建有让儿子将

自家的三根香放在松枝上， 同时捡起他

人进的香，和自家的香混在一起。而后打

起小半桶水，转身回家。
返程的路上，父子俩反复地念着“经

口”：“金银过来、人丁兴旺、五谷丰登……”
手也没闲着，普建有不断地将背篓中的松

针撒在身前的地面上， 儿子则施放炮仗。
在家门口，普建有停下来，在门槛前撒下

一层厚厚的松针层，点燃蒿枝，跨过蒿烟，
这算完成了“净身”，才能走进家门。

水来了，可偷水的流程还未结束。普
建有吩咐儿子将手中的香分散插在各个

门上，剩下的香全部放在正厅的桌子上，
父子俩向祖宗叩头祈福。

天未亮，鸡未鸣，两人来不及休息，就
走进厨房，用“偷”来的水，为全家人准备

早饭。花腰彝规定，偷水后、男人在吃早饭

前不准睡觉。 年初一，感恩于“半边天”一
年的辛劳， 所有的家务活都由男人承担，
女人则彻彻底底地享受“公主”待遇。

普建有盛起热腾腾的米线， 端到妻

子的面前， 全家人一起其乐融融地享用

早餐。此时，偷水才算真正意义上的大功

告成。

祭龙：“干干净净”迎来好运

春节里， 花腰彝最热闹的习俗还是

祭龙。 在新年的第一个马日 （按当地的算

法，今年是年初四），来自水瓜冲村、莫测甸

村 、上寨 、坡龙山脚这四个村寨的 “龙子 ”
“抱龙人”“迎龙队”“贝玛”等人，围绕着木

瓜冲村的“龙树林”“龙潭”“龙蛋”，展开一

场精彩绝伦的年度大戏。 这份植根于农耕

文明的绚烂，令人着迷。
今年， 没赶上 12 年一次的马年马日、

且只在水瓜冲村周边才可能有的祭大龙

（新 中 国 成 立 后 只 举 办 过 4 次 ， 上 次 为

2014 年），彝语将其称之为“德培好”，只有

年初四的“咪嘎好”（祭小龙）可看。 稍感宽

慰的是，今年轮到了四年一次的祭中龙，虽
无“德培好”的规模宏大，却也比一般的“咪
嘎好”更为隆重。

这些年，受 70 岁的村民小组长普云海

指派，被认为品行“干净”的普建有成为木

瓜冲村“咪嘎好”的主持人———并非传统理

解的晚会或节目主持人， 实际上相当于一

位幕后组织者。 工作琐碎而繁杂。
年初二，当村子里大多数人还处于“无

为”的状态时，普建有就开启了他的工作。
本村的 2 位“龙子”由他选，他需要在 2017
年首次结婚的青年男子中， 找到两位尚未

生育、身体健康、品行“干净”的人。 如果满

足条件的超过两位， 他要将候选人带入龙

树林， 按照最传统的决定方式———将树枝

切成两半，丢到地面占卦，若一半朝天、一

半扑地则灵验。
做“龙子”也不容易。 他们年初三晚上

就得身着干净的青色绸缎衣裳， 去龙潭偷

水———与年初一偷水不同， 这次他们从潭

边取一块圆石，即为“龙蛋”。 这之后，他们

不能回家，只能在苗柏起附近“藏”起来，静
待第二天迎龙队伍的到来。

而普建有则要管理好祭品。 最重要的

祭品有两个：黑毛猪和大公鸡。 选拔标准也

非常严格，黑毛猪必须纯黑色公猪、一点杂

色都不能有，养猪人必须夫妻双全、平安健

康，为人“干净”；大公鸡鸡冠呈血红色，而且

不能残缺， 养鸡人也有和养猪人一样的要

求。另外，为了满足本村祭龙活动的开销，他
还要挨家挨户收钱，每家 6 元。

年初四午饭后， 普云海张罗着迎龙队

下午 1 点半前在村口集合。 迎龙不是一拥

而上，队伍有着严格的先后秩序。最前方的

是一前一后两个抬轿人和一个打伞人，
轿子相当于“龙宫”，里面盛放香炉。抬轿

人走路也有讲究，四平八稳不行，得有规

律地让轿子上下抖动，以示龙宫的厚重。
伞也是专门制作，不同于雨伞，而是有下

摆的“皇伞”。
随后，是舞狮人和武士亮相。每个村

子都要出一头狮子， 上寨和坡龙山脚人

少合二为一， 所以一共三头狮子；10 个

武士身绘金黄色涂料，脸上画着“王”，手
里分别拿着刀、棍、枪、剑、叉，分为 5 对

互相对打。
其后，出场的是文艺表演队伍。村里

60 岁以上的老人，则和敲锣打鼓的人一

起，在迎龙队最后压阵。
下午两点半，迎龙队走进龙树林。 抱

龙人和贝玛早已在此等候。 祭龙时，抱龙

人最核心的任务就是判定“龙蛋”能否穿

过带孔石头，并将能穿过的送入龙树下的

龙宫祭台。 四个村子一共有两位抱龙人，
水瓜冲村村民普寿保为其中之一。据他介

绍，抱龙人世袭罔替，长辈若能行走必须

亲往，若是无法行动或者去世，须由长子

接替，不得因任何理由缺席，不得替换。
在贝玛祷告之前，普建有要先分“龙

肉”———用树枝做成的“木刀”将黑毛猪

的扇子骨撬出， 而后把肉切成若干小等

份，即为龙肉，红血则和饭团混在一起。
龙肉和饭团一般由各个家庭保管， 挂在

家里猫狗够不到的地方，新年播种前，用
龙肉和饭团祈福，期待风调雨顺。

这天出现的有两位贝玛， 一位是水

瓜冲村的普国强， 一位是莫测甸村的普

江，两人角色不同，但地位平等。 普江头

戴金色帽子， 身穿以黑色为主色调的五

常色绸缎贝玛服，虔诚地祷念彝文《祭龙

经》。 是当地掌握彝文最熟练的人，也是

最有威望的花腰文化遗产传承人。 2014
年的“德培好”，就是他，爬上十二张方桌

搭起的主祭塔，作为统领贝玛，带领塔下

12 位各自分工的贝玛，完成祭龙祷告。
从三点半到六点半， 三个小时的时

间里， 两位贝玛不断地变换念经口的方

向，东、东南 、南 、西南 、西 、西北 、北 、东

北， 祈求四面八方龙的传人都能得到龙

的好运眷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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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年初一的凌晨， 普建有出发去龙

潭 “偷水”。

哨冲镇有着全国闻名的女子舞龙队。

记者手记

“咪嘎好”（祭小龙）一般持续三天，祭祀活动后，花腰彝全民都会参与到民族歌舞表演中。 （均哨冲镇政府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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